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阅读编辑：孙钟焜 编辑邮箱：szk@xmwb.com.cn

B15
2015年1月24日 星期六 连载编辑：刘伟馨 编辑邮箱：lwx@xmwb.com.cn 阅读/连载

玉泉山：中国政治的“后花园”（中） ! 黄金生

! ! ! !粉碎特务行刺阴谋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白天在中南

海办公，晚上回到玉泉山休息。一天
夜里，卫兵听见沉重的跳墙声，过去
搜索又没见人，便急忙报告，带班员
围着房子转了一圈，并没有发现可疑
行踪。到底怎么回事？谁也不好说，更
不知道跳进来的人出去了没有。带班
员认为毛泽东住在这里有危险，尽管
夜已很深，但毛泽东还没有休息，就
连夜返回了城里。后来加上了电网，
毛泽东才又来玉泉山居住了。
进玉泉山有一段长长的路，在

这段路上还发生过一件事。
出中南海往西北，过了青龙桥，

再走一段就是玉泉山。有几次，毛泽
东和江青在离大门很远的地方就下
车，慢慢散步走进玉泉山大门。这一
段路有一里多长，没有人住，也没有
车马往来，安静极了，是享受大自然
的好地方。谁料，毛泽东的这一“细
微”习惯却被台湾特务“嗅”着了。

有一次就在毛泽东和江青如此
散步之时，这地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很
怪的“闲人”，这个人一身农民装束，
肩上背着一个钱褡子。机警的警卫凭
着职业敏感，警觉地“盯”上了这个
人，一是这种钱褡子并非北京人的用
物；二是玉泉山一带并没有集贸市
场。根据这两点，警卫们断定：此人形
迹可疑。因为毛泽东不希望到处都是
岗哨，所以，沿路警卫全是便衣。便衣
紧盯着这个可疑的闲人，并且紧紧地
占据着有利地势跟着他。
这个家伙果然有问题，他注意

到便衣插在腰上的枪，就往山边一

个小店走去。那人进了屋，两个便衣
也跟了进去，这人做贼心虚，慌忙伸
手到大衣袋里去掏枪，便衣立即猛
虎扑食般地扑过去，三下五除二就
把他的枪缴下，利索地把他抓了起
来。经审问，那人正是台湾当局派出
的特务，名叫唐尧，潜入大陆伺机暗
杀中共领导人。
这样，一场由台湾特务蓄谋策

划的刺杀毛泽东的阴谋被粉碎了。

江青为建游泳池检讨
!"#$年，在玉泉山专门为毛泽

东修建了 %号楼。毛泽东喜欢游泳，
但北京在天凉以后，便无法在室外
游泳池游泳。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
!"&'年，江青趁毛泽东离开北京期
间提议兴建中南海游泳池，但建成
后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由毛
泽东以稿费支付了修建的费用。此

事当时闹得动静挺大，为此江青于
当年 '月 ()日专门给毛泽东写了
一封信，承认错误。毛泽东提出：“为
补救计，建造费五亿!注"第一套人

民币计值#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
池封闭不用。”但传说中的江青为此
检讨的游泳池并不在中南海内，而
是在玉泉山。
据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五处干

部田恒贵回忆，当年江青提议在玉
泉山 ! 号楼边修建一个室内游泳
池。这个游泳池很小，也就和一个大
客厅差不多大，扑腾两下就到头了，
根本不适合游泳。毛泽东对修这么
个不伦不类的东西非常生气，虽以
自己的稿费支付了费用，但他本人
一次也没在此游过泳。田恒贵还补
充说：在建游泳池的同时，还在玉泉
山园内的无梁殿安装了一些电动的
活动器械，如电骆驼、电马什么的。

接通电源后，器械可按不同的速度
模仿骆驼、马在原地奔跑，人坐在上
面可得到适度的锻炼。据说安装这
些电动器械是苏联专家提出的，好
让毛泽东在玉泉山休息时有一个活
动的场所。田恒贵参与了这个活动
场所的设计和施工。在无梁殿内部
加了顶棚，安装了暖气，原来的砖地
也加铺了木地板，还在殿内修了小
喷泉。但是毛泽东一次也没有到这
个活动室去过，他对这些坐在上面
借助器械运动的东西没有兴趣。

香山农场特供瓜果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办公厅、公

安部为了保证党中央领导人在饮食
上的安全与健康，决定配合玉泉山
的规划改造，在附近建立一个小型
农场，即“香山农场”。干部农场建成
后，归中央警卫局管理。产品由局属
供应科收购，专供副总理以上干部
和部分老中央委员生活需要。之后，
又在此基础上，以部队同志为主，组
建了一个常年生产班子，大家习惯
叫它“玉泉山农场”。新农场除了种
稻子外，还在沙土高墩上栽种“甜心
白薯”，这是周恩来总理最爱吃的杂
粮之一。警卫局领导还根据玉泉山
的独特环境，专为毛泽东等中央领
导试种了几样平时他们爱吃的反季
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
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玉泉
山管理处的同志利用绿化改造的机
会，开垦了不少山坡荒地，栽种果
树，算是农场副业。到了收摘季节，
果品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
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

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
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
作人员（包括首长孩子），每斤一角
左右。因为是自己种的，尽管普通，
但味道不错，大家总是争相购买。所
以，玉泉山农场也被戏称为“党中央
一块小小的自留地”。

历史转折中的玉
泉山9号楼
“文革”期间，叶剑英主管军队

工作，而他在玉泉山的住所 "号楼
便成了当时老干部的临时“庇护
所”。当年曾生活在附近的人回忆，
叶剑英时常在家中开会，而小院门
口则停着那个年代能见到的国内顶
级轿车。元帅们在“文革”前多数坐
苏联产的“吉斯”，后来又换成了三
排座的“大红旗”，不过陈毅元帅当
外交部部长则有辆“奔斯”*现称奔
驰+,))。据当年曾在叶剑英身边工
作的人介绍，通常客人多时，叶剑英
会选择在大会客厅接待，而到了晚
上这个房间偶尔也会化身为影院。
看电影是忙碌的叶剑英不可多得的
业余活动。由于太累他时常会在看
电影的过程中打瞌睡。
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

小平》的开头，时任政治局委员、副
总理李先念在深夜接到警务员的报
告：“首长，去西山的车已经准备好
了。”大雨滂沱的夜里，李先念的车
停在玉泉山叶帅的住所前。这个场
景还原了粉碎“四人帮”时惊心动魄
的那个夜晚，而那次特殊的政治局
会议就是在玉泉山 "号楼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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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与她的保健医生
汤 雄

! ! ! ! ! ! ! ! ! ! !"#她是个重情义的人

胡允平先是给宋庆龄进行检查，接着给
她治疗，紧接着针对她的情况开列药方，然后
把这次检查的结果与下次的诊疗打算一一向
宋庆龄作了汇报。宋庆龄始终认真地倾听着，
微微地点着头。在治疗的间隙，她还邀请胡允
平与沈秋华一起到花园里散步。散步时，胡允
平向宋庆龄详细汇报了针对她的身体健康情
况所制定的医疗保健方案，宋庆龄则深情地
对胡允平说：“你就是我的一家人。”回到屋内
后，宋庆龄向胡允平介绍了国内外杂志登载
的有关医药上的新的研究成果。宋庆龄的博
学多才，使胡允平非常佩服。
当时胡允平她们对宋庆龄的医疗保健是

定期的，一般是一周去一次。宋庆龄非常客
气，每次都会事先征询胡允平她们下一次就
诊的时间。因宋庆龄上午一般要处理公务，而
那时胡允平工作也很忙，除门诊外，还管着病
房，不是宋庆龄的专职医生。所以在第一次为
宋庆龄进行诊视检查时，双方就把每次前往
淮海中路探视检查的时间作了约定：如无特
别情况，一般定在下午 -时整。

由于每次前往淮海中路的当天上午，胡
允平和沈秋华都要在医院门诊时接待不少病
人，所以在当天下午前去给宋庆龄探诊检查
之前，她们都要事先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衣，整
理一下头发。通常情况下，胡允平她们都是在
下午 -点差 &分左右的时间到。而宋庆龄也
非常准时，每到这个时候，她已经躺在楼下小
诊疗室的床上等她们了。

为宋庆龄进行例行的检查程序是这样
的：首先问问她近来的身体情况，然后给她量
血压，听心肺、摸肝脾，再接下来就是给她做
治疗。通过检查，胡允平发现宋庆龄的病症与
顾承敏交接时所交代的情况基本一致，主要
有三种：一是骨关节病。宋庆龄的主诉是腰
痛，由此影响到走路，她脊椎的骨骼有点增生
和骨质疏松，膝关节有点软骨炎，并不是很严
重，其实就是老年病。对此，胡允平主要采用

了推拿、理疗和伤科正骨手法
进行治疗。二是皮肤病。她虽然
患有皮肤病，但是她的皮肤却
很好，在上海期间并不经常发。
在治疗方法上，胡允平经常用
一些进口的外用药。三是宋庆

龄的左眼睑长了一个小囊肿。
胡允平她们常常是一边为宋庆龄治疗一

边与她说话，有时候说着说着，宋庆龄就躺在
床上睡着了。为更全面地了解她的病情，所以
有时候胡允平她们会聊聊她的身体情况，诸
如问她吃饭、睡觉好吗？腰痛吗？关节疼吗？皮
肤痒吗？宋庆龄也常会向胡允平介绍一些她
在英文杂志上看到的有关医学内容。但是，她
不太谈她家里的事情，只有一次讲到了她的
母亲。宋庆龄讲她的母亲非常重视对子女的
教育，叫她们学钢琴等。
在每次治疗过程中，胡允平会把宋庆龄

一周要用的药物开好医嘱，由沈秋华把这些
药物按照早中晚的顺序依次排列好，然后再
交给保姆。也许宋庆龄知道她的保姆不认字，
生怕搞错了，所以她还专门给胡允平准备了
一个小本子，要求胡允平把一周要注意的事
项写在上面，以防忘记。她非常仔细地看过胡
允平写过的医嘱，在治疗过程中，经常会问胡
允平一些关于医嘱上写到的问题。
每次诊疗结束后，胡允平她们都要看着

宋庆龄理好衣服，然后在楼梯口与她道别，目
送她上楼。宋庆龄经常在上楼走到楼梯半途的
时候，回头和胡允平她们招手示意再见，使胡
允平她们感到宋庆龄是个重情义、感情细腻
的人。果然，随着时间的流逝与交往的增多，
宋庆龄就渐渐地把胡允平她们当作是她的家
里人了，只要在上海，每年过春节，宋庆龄总
要请胡允平她们到她家里去吃饭。而且想得
非常细致和周到：为了照顾胡允平她们与家
人的团聚，她从来不把吃饭的时间定在除夕
之夜，而是提前几天。每次吃饭的时候，宋庆
龄总是要胡允平紧挨着她的右手边；吃完饭
后，还要请胡允平她们看电影。每年年底的时
候，她还要向胡允平她们每人赠送一本新年
的挂历，而且每次都要送胡允平一些礼物。过
春节的时候，宋庆龄还要送给胡允平贺年卡，
上面的新年贺词，都是宋庆龄亲笔所写。这些
珍贵的礼物，都成为胡允平珍藏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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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与劫案没有关联

“我……”顺安显然也早备好了说辞，“我
是晓得一点。出事体前一日，我路过关爷庙，
听到庙里有人声。庙里早断香火了，我觉得奇
怪。听到里面有人乒乒乓乓在练武。一人说，
甭练了，听我安排事体。众人停下，那人就安
排如何抢劫鲁家……”顿住话头，望向挺举，
见他目光仍在紧逼，忙又避开，望向别处。
“后来呢？”“我……我吓得发抖，

正不知如何是好，庙里突然就没声响
了。我又候一时，仍旧没声。我推门，门
却是开着的，真是奇了怪。我忍不住好
奇，试探进庙，里面却空寂无人。我揉
揉眼，仍旧什么也没看到，就退出来
了。回家路上，我越想越后怕。欲报官，
又怕虚言获罪，欲不报，这又听得分
明。迎黑辰光遇到你时，我心里仍在纠
结，这才向你提起。原还以为是幻觉
哩，谁想鲁家果……果真就遭劫了。”
挺举眯起眼睛，似在鉴定真伪。
“阿哥，我……我没有骗你。”“照

你所讲，”挺举抓到破绽，“你是在出
事体前一日路过关爷庙，一路来到我
家并告诉我的。可鲁家劫案是在你讲过之后
立即发生了，你这讲讲，中间这一日哪儿去
了？”“这……”顺安心里咯噔一响，晓得讲漏
了，急中生智，改口辩解，“是我讲得急了。中
间是有一日，可这一日我度日如年，一直琢磨
这事体。他们讲定要在唱堂会时动手，堂会开
场后，我越想越不踏实，害怕万一有人抢劫，
这才向你提起此事。我总觉得这事体似幻非
幻，似真非真，就跟聊斋似的，担心讲给你实
情，你会嘲笑我，所……所以才编了个套。”
挺举直射他的眼睛：“阿弟，我和你从小

玩到大，情同手足。我家这场火烧得蹊跷，肯
定与鲁家那场劫案相关。我想知道，你跟这场
劫案究底有何关联，望你晓我以实情。”“阿
哥，”顺安对坟起誓，“阿哥，我……我对伍叔
在天之灵起誓，我与这起劫案没有直接关
联。”
“好吧，”挺举见他这般起誓，不好再追下

去，“这桩事体到此为止。”一把扯他起来，“不
瞒阿弟，说心里话，我真的害怕你搅在里面，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阿哥，”顺安哽咽道，
“我……真的没想到事体会是这样，真的没想

到啊！”
时已立秋，天气没有先前热了。挺举与顺

安合住一间屋子。顺安坚持将铺位让给挺举，
为他摆好桌椅，点盏油灯，让他安心念书，自
己则抱来稻草，在地上随便铺条席子。
夜深了，一粒黄豆般大小的火苗在灯头

上若明若灭。挺举既没有看书，也没有睡去，
只是怔怔地端坐于凉席上。顺安连翻两个身，

忽地坐起。“阿哥，”顺安半是关心半
是责怪道，“再过半月就是大比，你
哪能不看书哩？这些日来，你已误下
不少功课，得抓紧补上才是。”挺举
眉头紧拧，长吸一气，又缓缓呼出。
甫家院中，一个人影静静地站在

月光下。是伍傅氏。她在院里站些辰
光了。这些日来，挺举的心思显然没
在功课上，这让她极是焦心，却又无
从劝起。望着他们房间漆黑一团的窗
棂，伍傅氏长长地叹出一气，正要回
到东厢房，乍然听到甫韩氏房间又有
声音传来。声音很小，几乎是哑着嗓
子，但在这寂静无声的夜间，却分外
清晰。

“他爸，”声音是甫韩氏的，“安儿蹭破点
皮就会叫得满街响，囡囡换药，嘴唇都咬破
了，一声也不叫，就跟个铁汉子似的。”甫光达
没有作声。“你讲这老伍家，几代书香门第，两
口子从没跟人红过脸，哪能就这般倒霉哩？囡
囡烧成残废，当家的这又没了，一家三张口，
往后这日子哪能过哩？还有，这阿嫂也真是
的，吃没吃的，住没住的，今朝仍在对我算计
儿子大比……”
“挺举苦读几年，好不容易才候到大比，

哪能不算计哩？”“大比得用盘费呀。咦，她
……会不会仍要……”甫韩氏打住话头。“看
你尽想些啥？”“我啥也没想！”甫韩氏显然生
气了，声音稍稍提高，“你一个，安儿一个，都
是穷大方，没一个是过日子的角儿！我这先
告诉你，盘费是没得一文了。这几日来，又是
置棺，又是办丧，又是为囡囡请大夫，家里就
攒那几枚铜钱，全都折腾光了！”“我……明
朝就把烟戒了，中不？”“屁话，鬼才信你哩！
介久没来生意，好不容易接一宗，却又闹出一
场大乱子。”再后是甫光达刻意的呼噜声。一
切静寂。


